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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1991-2006 

高明华 蔡卫星 

【摘 要】本文运用索洛余值法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进行了测算, 使用1991-2006年相关数据, 在对

有关指标进行合理调整的基础上, 分析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在湖南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研究发现, 

湖南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要素投入, 而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亟待提升, 湖南

经济增长整体上属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一分析为湖南未来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和路径选择提供

了可参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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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湖南经济增长保持了快速发展态势。根据省统计局公布的《2007 年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 

-2007 年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 %。湖南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什么? 或者换句话说, 湖南经济增长方式是什么? 经济

增长方式可以分为由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推动和由技术进步推动两种类型,如果主要来源是要素投入的增长,则称之为粗放型

增长方式；如果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带动,则被认为是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对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深远的意义。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对1991 -2006 年湖南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进行了测算。 

近些年来,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测度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韩莹(2008)运用索洛“余值法” 对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 平均而言,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 %左右[ 1] 。郑小勇(2004)对浙

江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发现平均而言, 资本投入对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 %左右,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在47 %

左右, 劳动投入的贡献率不足4 %[ 2] 。吕宏芬等(2008)分析了江、浙、沪三地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发现上海的经济增长可以

归为集约型增长方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 %, 而江、浙两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仍然是资本投入, 资本投

入的贡献率分别为57 %左右和52 %左右[ 3] 。关于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研究文献还不多见,龙苗等(2007)按照国民经济核算

的思路分析了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他们的研究中并没有涉及对要素投入贡献率的讨论[ 4] 。 

本文将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使用1991 -2006年湖南的有关数据,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进行详细讨论和测

算,以期对湖南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实证数据支持。 

二、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率测算模型 

衡量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经济数学方法很多, 本文主要考虑其科学性、一般性、简易性和应用性, 采用索洛“余值法”来测

算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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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存在着如下形式的生产函数: 

 

其中,Yt 、Lt 和K t 依次代表t 时期的总产量(或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 At 是技术进步水平,这一

生产函数的一个突出优点是对函数的具体形式没有特定的要求。 

对(1)式求全导数, 可以得到: 

 

在(2)式两端同时除以Y t ,并且定义参数为 。 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参数 。

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在通常情况下,假设规模收益不变, 即α+β =1), 则有: 

 

(3)式就是增长率的分解式。它的左端为产出的增长率,右端第一项为技术进步增长率, 第二、三项分别为参数与劳动投入

量和资本投入量的增长率的乘积。 

方程(3)式在实际应用时, 由于实际得到的数据Y 、K 、L均是离散的数据,所以, 可将(3)式变成如下的差分方程: 

 

为了使方程的形式更加简练,通常令Gy =(ΔY/ Δt)/Y ,Gk =(ΔK / Δt)/K , Gl =(ΔL/ Δt )/L ,Ga =(ΔA t / Δt)/At ,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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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式中Gy 、Gl 和Gk 均可以从统计资料的分析中得到,因此,在用适当的方法估计参数α和β 之后,即可将技术进步增长率

Ga 作为“余值” 求出: 

 

在此基础上,定义:EA =Ga /Gy , El = α·Gl /Gy , Ek =α·Gk /Gy , 分别代表技术进步、劳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接下来我们将利用有关统计资料来测算EA 、Ek 、El 的值。 

三、数据、指标与参数确定 

本文重点测度的是“八五” 以来湖南省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问题,所以选择的样本时间段为1991 -2006 年。我们选择这

一时间段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 普遍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而是存在着若干断点,其中

1990 年左右是一个明显的断点；第二,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与20 世纪80 年代相比,90 年代之后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从(5)式可以看出, 该测算过程涉及到三个经济指标和两个参数:产出Y t 、劳动投入量Lt 和资本投入量K t ,以及劳动

的产出弹性α和资本的产出弹性β 。 

(一)产出指标 

衡量国民经济整体产出增长率的指标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GDP ), 基础数据中2004 年之前的数据来自《新中

国55 年统计资料汇编湖南卷》[ 5] , 之后的数据来自《2007 年湖南统计年鉴》[ 6] 。我们对GDP 按1990 年不变价格进行了换算,

换算公式为: 

 

(6)式中, GDP t 代表第t 年的产出值, 是由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GDPindex t 与1990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GDPindex 1990 

之比乘以1990 年的GDP 产出值得到的。 

(二)劳动投入量 

劳动投入量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在理论上,劳动小时数是最准确的劳动投入量衡量指标。但是由于统计资

料的缺乏,在实际研究中通常用从业人员人数来说明劳动的投入量。该指标来自于《2007 年湖南统计年鉴》。 

(三)资本投入量 

资本投入量是指直接或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目前已被普遍采用的测算资本存量的方法是戈登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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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smith)在1951 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 其基本公式为: 

 

(7)式中, Kt 表示第t 年的资本存量, Kt-1 表示第t -1 年的资本存量, I t 表示第t 年投资, δt 表示第t 年的经济折旧率。

对这一公式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Kt 是一个存量概念, 而不是流量概念,从我们接触的文献来看, 其中许多直接用当年的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Kt , 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是一个流量概念,用这一指标来表示资本存量实际上是没有区分存量和流

量,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I t 是当年的投资额, 一般用当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 并且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换算成1990 年的可比

价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 为什么直接用当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Kt 是不合适的, 因为这将会遗漏(1 -δt)K t-1 

这一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自《新中国55 年统计资料汇编湖南卷》和《2007 年湖南统计年鉴》。 

(7)式中一个关键参数是折旧率δt 的确定。在有关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中, 学者们使用较多的两个折旧率分别是5 % 左右

和10 % 左右, 帕金斯(Perkins ,1998)[7] 、胡永泰(1998)[8] 、王小鲁(2000)[9] 以及王和姚(Wang and Yao ,2001)[10] 均假定折

旧率为5 %, 而龚六堂和谢丹阳(2004)[11] 、张军等(2004)[12]使用的是10 %这一折旧率。考虑到本文中所使用的初始资本存量来

自张军等(2004)[12] ,我们将折旧率设定为10 %, 代入到(7)式中进行计算。 

(7)式中另外一个重点是资本存量基年量的选择。本文所使用的资本存量基年量数据来自张军等(2004)[12] 。张军等(2004)[12]

在对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的估计中给出了湖南省1990 年的资本存量为492 亿元。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资本存量是按照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出来的, 我们必须将其调整到1990 年的不变价格。张军等(2004)[12]给出了以1952年价格为1 而计算的2000 年

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我们首先根据1990 -2000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张军(2004)[12]中的2000 年固定资产价格指

数折算成以1952 年价格为1 而计算的1990 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 然后与按照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湖南省1990 年的

资本存量相乘,就得到按照1990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资本存量。经过这一换算,我们保证了产出指标和资本投入量均统一为1990 

年不变价格。从这一初始资本开始, 不断将各年的资本增量代入到(7)式, 就可以得到1991 -2006 年资本存量的时间序列。1991 

-2006 年各年产出及要素投入情况见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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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数α和β 

为了使方程(5)的求解变成可能, 必须确定劳动的产出弹性α和资本的产出弹性β 。国外学者一般把资本产出弹性定为0.2 

-0.4 , 把劳动产出弹性定位0.6 -0.8.我国学者在进行实证研究时,经常用劳动者总收入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劳动的产出弹性α

(高孝伟和蔡卫星, 2004[ 13] ；董西明, 2006[ 14] )。考虑到统计材料的可得性, 一般用人均收入与人均GDP 之比来替代劳动产出

弹性α。在这里, 人均收入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加权平均值, 加权系数分别为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

和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由于存在规模收益不变,即α+β =1 ,则β =1 -α。参数α的计算过程见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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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文的论述, 将表1 和表2 中的相关数据作为基础资料,即可利用索洛“余值法” 来计算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各年度的计算结果见表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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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各要素投入的贡献率,我们将表3 中9 、10 、11 栏的数据绘制成图1 。从图1 可以清楚地发现,1991 

-2006 年湖南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从1991 年的不足21 %上升到2006 年的88 %左右；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则不

断下降,目前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不足5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 但从整体上看也呈现下降趋

势,2006 年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10 %。分阶段来看,在1994 年之前,技术进步是湖南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之后资本的贡献率超过了技术进步,并且整体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一结果说明,近十年来湖南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

生产要素, 特别是资本要素的大量投入,而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就增长方式而言,湖南的经济发展还

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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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湖南经济增长中的要素投入贡献率与全国水平以及部分省市进行横向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湖南与全国水平和其他省

份的差距。我们计算了1991 -2006 年间全国和主要省份各要素投入贡献率的平均值, 结果见表4 。从表4 可以看出,湖南经济

增长过于依靠资本的贡献率, 资本投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高于东部沿海省市和全国水平,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则不

仅远远低于东部沿海省市, 也显著低于全国水平。湖南经济发展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任务还很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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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 

本文运用索洛余值法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率进行了测算,使用1991 -2006 年相关数据, 在对有关指标进行合理调整

的基础上, 分析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在湖南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研究发现, 湖南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要素投

入特别是资本要素投入, 而技术进步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亟待提升,湖南经济增长整体上属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增

长模式。这一结论为湖南未来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和路径选择提供了可参考的方向。尽管上述分析模型存在一些假设条件,但是

技术进步因素对湖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来自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0 -2006 年, 湖南省R &D 投

入总量从19.2 亿元增加到53.6 亿元, 年均增长18.7 %；强度由0.52 %上升到0.72 %,同期全国R &D 投入总量由896 亿元增加

到3003.1 亿元,年均增长22.3 %, 平均投入强度由1 %上升到1.42 %。显然, 湖南省R &D 投入虽然逐年增加, 但与全国平均水

平相比,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投入强度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1]因此, 要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湖南必须紧

紧抓住国家“中部崛起”和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机遇, 加快推进“创新湖南”战略, 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将经济发展路

径从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以效率的提高获取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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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3] 吕宏芬、池仁勇:《江、浙、沪技术进步贡献率实证分析》, 科技管理研究, 2008 年第8 期。 

[ 4] 龙苗、汪琦:《湖南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年第8 期。 

[ 5] 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5 年统计资料汇编湖南卷》,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年。 

[ 6] 湖南省统计局:《2007 年湖南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版。 

[ 7] Perkins, D.H.“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Journal o f Economic Literature , 1988, Vol. 26 , 

No.2,pp.601 -645。 

[ 8] 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 经济研究, 1998 年第3 期。 

[ 9] 王小鲁和樊纲等:《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10] Wang , Yan and Yudong Yao ,“Source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 1952 - 99 :Incorporating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 2001。 

[ 11] 龚六堂、谢丹阳:《我国省份之间的要素流动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分析》, 经济研究, 2004 年第1 期。 

[ 12] 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级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 -2000》, 经济研究, 2004 年第10 期。 

[ 13] 高孝伟、蔡卫星:《中国科技进步因素分析》, 统计与决策, 2004 年第12 期。 

[ 14] 董西明:《科技进步对黑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经济管理, 2006 年第5 期。 


